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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各民族天性幽默风趣，积极乐

观，他们的生活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这

是新疆这片土地的馈赠。高黄刚敏锐地

捕捉到了这个可以展开类型化影片创作

的抓手。2014年，轻喜剧电影《钱在路上

跑》问世。影片讲述三位淳朴的新疆农

民意外获得一袋古钱币而发生的令人啼

笑皆非的喜剧故事，探讨着有关金钱、人

性、亲情、爱情、友情的话题。这部影片

是作为出品人、总制片人、艺术总监的高

黄刚在喜剧类型电影创作领域的大胆尝

试，也是新时期新疆民族题材电影在 院

线市场的一次成功“试水”。电影上映

后，仅在乌鲁木齐市一家电影院就实现

了40万票房的收入，影片在CCTV6电影

频道播出并获得季度前三名的收视率，

豆瓣评分为 7.3分。这对于一部少数民

族题材的影片而言，实属难能可贵。

2015年，《梦开始的地方》作为庆祝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 60周年的献礼

影片，隆重地呈现在观众面前。电影讲

述了内地新疆高中班各民族学生在内地

学习和生活的故事，用真实的细节展现

了党中央对新疆各族青少年的亲切关

怀，对新疆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该片

通过感人的故事展现了各民族师生之间

的深厚情谊，反映了一个时代的进步与

变迁，体现各族群众共同团结进步、共同

繁荣发展的真实生活状态。影片的高潮

部分是善良的文慧老师为了让患有病毒

性角膜炎的阿依古丽实现人生梦想，决

定将自己的眼角膜捐献给她。台词“我

走后，把我的眼角膜捐献给阿依古丽，让

她替我看世界”令无数观众落泪。2017
年 9月，《梦开始的地方》荣获第 31届中

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儿童片奖提名奖。

熟悉新疆电影的人都知道 ，在新疆

电影圈里，高黄刚是“谁都骗不了的

人”。因为无论是在影片未来走向的宏

观把控方面，还是在保证影片总体艺术

质量的各环节品控方面，他都“门儿

清”。从剧本策划、创作，到影片筹备、拍

摄，直到后期剪辑，他都事必躬亲，只为

确保影片的品质和水准。高黄刚说：“电

影是团队艺术，任何一个环节的短板，都

会影响影片的成色。”

担任影片《梦开始的地方》出品人、

总制片人、艺术总监的高黄刚 ，特别在

意影片的“重场戏”，在影片《梦开始的地

方》的创作中，和往常一样，他坚持着“重

场戏必须讨论到位再拍摄”的原则，在剧

本围读中严谨地给出意见，仔细斟酌剧

本结构、人物设定，倾听其他工作人员的

意见，让电影精益求精。围读之后的三

天时间内，高黄刚会集中观看初始的影

片剪辑，把控影片的基本方向，调整服化

道等。高黄刚介绍，电影《梦开始的地

方》为表现内地新疆高中班这一“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的事业，进行了充分的前

期采访与筹划，最终确定该片风格样式

以清新明快、色彩唯美浪漫的镜头为主，

旨在有限的空间与场景中向观众传递更

浓郁的时代气息。

2017年，不断追求创新的高黄刚开

始尝试歌舞电影的拍摄，他担任了影片

《塔克拉玛干的鼓声》的制片人、艺术总

监，同时也是编剧之一。这部电影讲述

了一个动人的故事：驻村干部阿里木随

工作队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小山

村，寻找一位有着舞蹈梦的少女阿依古

丽，经过一番曲折，他们最终找到了阿依

古丽，当地村民们也找回了失落已久的

鼓声和美好的生活。高黄刚带领主创团

队与专家多次研讨，最终确定在以人物

命运为主线讲述故事的同时，对主旋律

影片的艺术风格进行探索、尝试，营造出

属于新疆这块土地的生活气息和时代氛

围。影片最终以唯美和深沉的影像基

调，既内敛克制又奔放舒展地讲述了这

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严肃而略带沉重的

主题，被巧妙植入的纳格拉鼓声和少女

的舞蹈梦四两拨千斤地软化和升华。可

以说，作为主创人员的高黄刚在主旋律

电影艺术化表达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

的一步。片中，两场壮观的打鼓场面将

电影的氛围推向高潮，当地百姓们在鼓

声和歌声中开启新生活，他称之为：“‘鼓

声’敲响了感恩祖国的最强音。”创作初

期，精干的编剧团队深入多个具有代表

性的“访惠聚”工作点，体验生活，采访采

风，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和感人素

材，几易其稿，最终将最精彩的内容呈现

出来。在拍摄阶段 ，天山电影制片厂倾

尽全厂之力，只为创造精品佳作。2017
年 4月 17日，《塔克拉玛干的鼓声》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首映，产生了巨大反响。

时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的张宏

认为，这部电影完美地将主旋律和文艺

故事片结合了起来，在艺术电影寻找商

业市场的表达过程之中，这部电影的市

场性和现实性都非常强，不仅艺术性高，

而且对呈现时代精神和促进民族团结均

有着重要的贡献。时任中国电影家协会

秘书长的饶曙光认为，影片实现了主旋

律精神的大众化和审美化表达。电影形

成的审美空间有一种独特的艺术感染

力，不仅把人们的性格凸显出来，同时也

将一些民族的特性凸显出来。主创将文

化遗产也融入其中，非常有意义。不负

众望，电影《塔克拉玛干的鼓声》荣获中

宣部第十四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

程”奖、第十七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少

数民族题材影片奖。

在中国电影界，高黄刚有一个自己

的“朋友圈”。在这个“圈子”里，他同国

内一线影视机构的负责人、重量级的电

影人物交流，互通有无，分享各自的电影

储备项目 ，有效地避免着题材撞车，创

作雷同，为新疆电影策划保驾护航。而

早在 20 年前，他就和莫言、万方等文学

大家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业界广

泛深入的交流，让他及时掌握了中国电

影的发展方向与实时动态，这为每一个

项目的决策提供了支撑点。这是他理性

的一面，但在电影的创作领域，他却是一

个极其感性的人，一个“永远不知足”的

人——他脑子里的“雷达”每时每刻都在

搜寻着，不论是眼前的人和事，还是电

视、网络、报纸里的新闻报道，与人闲谈

中的一两句话语，甚至是一幅画、一首

歌、一个微笑或者蹙眉，都有可能被他捕

捉到，进而孵化成为一部电影的初始构

想。有时他会突然“消失”几天，把自己

锁起来，不见任何人，不说一句话，熟悉

他的人都知道，他又准备“整大活儿”了。

2018年9月，高黄刚的又一个“大活

儿”——新疆第一部巨幕电影《远去的牧

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映。影片讲述

了新疆哈萨克族牧民四季转场的故事，

在展现真实游牧生活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美好图景的同时，探讨了 人

类在文明进程中的宏大主题。他说：“随

着我国现代化进程加快，相对落后的生

产、生活方式，正在被更加文明和现代的

方式取代。哈萨克族牧民大型转场游牧

的生活方式，也与我们渐行渐远。面对

这一即将消失的人类文明进程中曾经非

常重要的草原文化的载体，影片《远去的

牧歌》完成了一次抢救性的、带有记录使

命的拍摄。”

中国文联原副主席、著名评论家李

准认为，“《远去的牧歌》是美丽的、悲壮

的。影片构思很了不起，形象真实地展

现了新疆这个拥有中国传统畜牧方式的

地方，那种宏伟、悠长的历史内涵。它也

展示了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传统生

产生活方式实现现代化转化的必然性。

这部影片引人深思，让观众从人类文明

转换的进程来思考历史必然性和人生意

味”。

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中国文艺评论

家协会原主席仲呈祥认为：“《远去的牧

歌》是一部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的电

影。影片运用了诗画般的纪实性散文结

构，继承了沉稳、深思、宁静致远的审美

风范，通过电影语言、画面震撼了观众。

在人类文明史的研究领域具有独特价

值，也是一部体现文艺工作者举旗帜、聚

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

务的作品。”

2019年 8月，《远去的牧歌》荣获中

宣部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

程”优秀作品奖；2023年 5月，获得第十

八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农村题材影片

奖。除此之外，影片还入围和获得九项

国内外著名电影节奖项。

高黄刚说：“新疆所具有的独特的历

史发展脉络和地域文化特质，是世界上

很多国家所仰慕和期待的，我们的本土

影视剧如何用适当的方式让全国、世界

范围内的观众一起接受，则是我们影像

表述的一个探索前进的方向。”

一个很“轴”的人——

这些年来，高黄刚率领的团队，一直

在探索本土电影的特色表达，并作出积

极有益的尝试。在他看来，新疆美丽多

彩的自然风貌和多民族的文化融合，是

天山电影制片厂在电影创作中拥有的巨

大优势。新疆电影要取得长足的发展 ，

必须利用这一优势，并具象化这些优

势。比如说各民族的歌舞就是类型电影

开发的富矿区。他是一个想到就干的

人，201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向新中国

成立 70周年献礼的歌舞影片《歌声的翅

膀》问世。影片讲述了三位不同民族的

年轻人怀揣音乐梦想，行走在天山南北、

戈壁草原、乡村城市，深入各族群众朝气

蓬勃的火热生活，搜集各民族丰富多彩

的歌舞素材，最终实现了音乐梦想的故

事。它展现了辽阔美丽、发展进步、现代

时尚、团结祥和的新时代新疆。影片总

导演高黄刚说：“作为探索中国歌舞类型

电影创作的一次尝试，我们坚持守正创

新，在讲故事的过程中，让音乐、歌舞参

与叙事，并大胆加入了现代的、时尚的、

融合的音乐舞蹈语汇。”在北京举办的业

界专家研讨会上，专家们一致认为，影片

如诗如歌的叙事、如梦如幻的风光、青春

励志的故事、坚守梦想的题旨会同小人

物大时代大情怀的艺术路线，展现了新

时代新疆各族人民的无与伦比的幸福

感。2023年 5月，《歌声的翅膀》获得第

十九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少数民族题

材影片提名奖；在马德里国际电影节，影

片获得外语长片最佳女配角、最佳原创

音乐、评委会大奖三项提名；影片还入围

了欧洲日内瓦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布宜

诺斯艾利斯国际电影节剧情长片单元，

以及杜坎达音乐、电影、戏剧节。

2021年1月4日，新疆帕米尔高原塔

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护边员拉齐

尼·巴依卡（中宣部追授其“时代楷模”称

号），为解救落入冰湖中的儿童英勇献

身。听闻噩耗的高黄刚当时正带领团队

在帕米尔高原采风创作，接到上级的拍

摄指令，他带着对护边员拉齐尼·巴依卡

深深的敬意，立即率领主创团队到拉齐

尼的父亲巴依卡家中采访。那天黄昏，

主创人员在屋子里讨论，高黄刚一个人

在院子里坐了很久，他出神地看着背对

着他坐在大门口的巴依卡老人，那个背

影在斑驳的夕阳下显得那么孤单。老人

看着夕阳，仿佛在等待什么，渐渐地，老

人的后背抖动起来，高黄刚走过去，发现

老人早已泪流满面。这个场景让他的内

心产生了极大的震撼，那一刻他看到了

世界上最高贵的灵魂。他抓住了这个瞬

间，用电影镜头展现了这个瞬间，让感动

具有了代表性和延伸性，凸显了电影的

大情怀。担任编剧的他，连续多日每天

只睡三四个小时，只为打磨出最好的剧

本。身处平均海拔 4500米的帕米尔高

原的拍摄团队和他齐心协力，边写边

拍。寒冬腊月，前后奋战七十余天，《花

儿为什么这样红》终于在塔什库尔干塔

吉克自治县杀青，其中的滋味，只有从事

过电影行业的人才能懂得。正如高黄刚

所说，“电影的酸甜苦辣我都品尝过，而

这一次无论是从体力、脑力、心力上都给

我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不是出

于对电影的痴迷般的热爱，我想，以我60
岁的年龄，是无论如何都扛不下来的。”

面对艺术创作，高黄刚是一个很

“轴”的人。《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拍摄结

束，大队人马下撤。但他却带领摄影小

分队继续留在高原，因为他觉得还有一

个空镜没有拍到，绝不能留下遗憾。海

拔 7546米的慕士塔格冰峰号称“冰山之

父”，默默地矗立在帕米尔高原上，雄伟

磅礴。他和团队默默地等待着，因为他

们要捕捉到冰山山巅乱云飞渡的最美时

刻。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经过几天的苦

苦等待后，他们终于拍到了撼人心魄的

影像。这一镜头最终被用在了电影结尾

的高潮部分，慕士塔格冰峰上，雄鹰在辽

阔的天空中翱翔，最终在太阳的光芒下

逐渐消失，拉齐尼·巴依卡正如这展翅翱

翔的雄鹰，他的崇高精神令人荡气回肠。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作为一部弘扬

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精神，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点影片，一经问

世，口碑与票房双丰收。中国文联原党

组书记李屹在出席影片研讨会时指出，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具有强烈的历史纵

深感和时代感，故事真实，结构厚重坚

实，叙事顺畅，很好地刻画了于平凡中见

精神的当代英模人物。作为一部比较成

熟的主旋律电影，影片中的人物形象可

信、饱满、真实、鲜活，创作者用电影化的

语言，表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模范人

物。影片通过小切口展现了大背景下的

时代英雄，反映了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等时代主题。2022年 12月，《花

儿为什么这样红》荣获中宣部第十六届

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

奖。

清新可爱的儿童故事片《小马鞭》是

高黄刚退休前的最后一部力作，此次，高

黄刚担任的是制片人、编剧之一。电影

《小马鞭》讲述了一个名叫昂萨尔的哈萨

克族男孩的逐梦之旅。充满童趣的马背

梦想，心手相连的各族儿童，优美壮丽的

自然风光、淳朴的风土人情让观众惊叹

不已。影片充分展现出团结和谐、安居

乐业的大美新疆。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

电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孙承健评论

说：“影片《小马鞭》可以说是一部完成度

很高且具有较高品质的影片。这部影片

的成功，某种意义而言，对于未来国产儿

童体育片的创作，提供了可参照的积极

价值。”《小马鞭》荣获第三十六届中国电

影金鸡奖最佳儿童片、最佳音乐两项提

名。2023年9月30日在德国开姆尼茨举

行的第 28届国际儿童青少年电影节颁

奖典礼上，《小马鞭》荣获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国际儿童电影中心给予的最佳影片

奖。

在这部影片中，高黄刚大胆启用了

天山电影制片厂的年轻一代创作者，主

创团队从导演到摄影、美术、剪辑、音乐、

后期制作等岗位，均由 80后、90后的各

民族青年才俊担纲。年轻一代的电影人

视野开阔、思想新锐，一贯谦虚包容的高

黄刚认为，自己和他们在一起是一个互

相学习的过程。青年团队的创作理念不

断刺激着他，影片结尾动画中浪漫的写

意场景的构思，就是由高黄刚策划完成

的，提升了整部影片的意境。

高黄刚认为，与缺少资金不能搞大

制作相比，新疆电影更为迫切的问题是

缺乏好剧本、优秀的本土编剧。本土编

剧更熟悉家乡的风土人情，更容易准确

理解和把握新疆元素，表达上也会更生

动。在任期间，他总是尽量给每一位年

轻人展示特长的机会，他认为，要保护年

轻人的艺术生命，让他们有充分的发挥

空间，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在高黄刚担

任天山电影制片厂厂长的十年间，他在

积极培养新疆本土编剧之余，还让厂里

11位不同民族的中青年导演都担纲拍摄

了影片，增长了本领，收获了佳绩。高黄

刚说：“天山电影制片厂建厂64年的‘血

脉’和情怀薪火相传，看到他们取得这样

好的成绩，我非常欣慰。”

十年来，作为天山电影制片厂和新

疆电影家协会的领航人，高黄刚坚守家

国情怀，保持独立思考，坚持守正创新，

带领新疆电影人不断开展着主旋律电影

类型化讲述和文艺化表达的创作突围，

持续获得国家顶级电影奖项，在不断深

耕新疆文化沃土中，讲好了新疆故事，持

续推进了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新疆

地域文化的全球传播，不断培养电影新

人，让他们赓续传统、开拓创新。因为高

黄刚的存在，天山电影制片厂成为中国

民族电影创作生产领域的标杆，为行业

带来了新气象。

著名评论家李准就曾直言，这些年

天影厂的创作已经在国内电影界形成

了“天影厂现象”，这些影片显示了中国

的繁荣发展，超越了一般的道德判断和

是非判断，逐步走向“大文化”视角，为

繁荣中国电影和新疆电影事业，丰富各

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作出了重要的

贡献。

高黄刚说：“新疆电影的潜力很大，

未来充满希望。大山大水养育着新疆电

影人的大情怀，我们要勇于赶海试水，不

能满足于表面化地表现民族地区的社会

生活和文化符号，不能满足于在中国和

世界文化多样性视域下做文化个案的展

示。而是要坚持更加直接地建立起同具

体的历史发展和进步、同客观的真实世

界和人的心理世界、同历史创作活动中

人的主体性表现的直接联系，更加现实

化、人性化地开展创作，从更高层面回归

电影美学，探索发人深省的当代文化哲

学意蕴。唯有这样，我们作品的广度、高

度、厚度、深度才能得到延伸，我们的路

才能越走越宽！”

2022年，63岁的高黄刚为了照顾年

近百岁的老父亲 ，选择从岗位上退了下

来。但退而不休，忙得不亦乐乎，是他现

在的状态，因为他家的客厅已然成了新

疆电影人的沙龙。很多电影人遇到创作

和制片方面的问题，都会登门请教，高黄

刚总是耐心细致地出谋划策，指点迷

津。中国电影界人士也常会来到他的家

中，和他拉拉家常，谈谈创作，这些时候，

他总会推介新疆和新疆电影，推荐新疆

电影人。

新疆电影家协会原常务副主席、知

名剧作家尹俭曾说：“在高黄刚身上，你

会感受到一种为电影殉道的精神：远离

喧嚣的尘世，躲开浮躁的人海，拒绝时尚

的诱惑，保持心灵的宁静和自由。与那

些思想肤浅、细节缺乏、修辞单调、内心

生活单薄、表现世界极其空洞的作品相

比，他的电影就是一条不屈的精神河流，

他 的 电 影 就 是 求 索 的 西 部 中 国 电

影……”

高黄刚家中小放映厅的壁柜里摆放

了 3000余张高画质影碟，这是他多年坚

持收藏的成果，只要有空他就会抽出一

张来放入影碟机，拉上幕布，潜心到他的

电影时空里去。现在虽然退休了，但他

依然沉浸在电影世界里忙得不亦乐乎。

同时，他还在坚持电影剧本的创作，坚持

着油画创作 ，每天过得充实而洒脱。高

黄刚说：“从我20岁拿上照相机开始，几

十年来，我累计拍摄了几千幅摄影作品，

退休后有了些闲暇时间，就开始整理。

前段时间，北京的专家朋友来新疆看到

了我的这些作品，他们感到很震撼，建议

我在北京办一场摄影展，一定会不同凡

响，意义非凡。”

尾声

影视界的前辈与同仁们曾经这样评

价：高黄刚这位看似粗犷的西部汉子，却

有着极其丰富而敏感的内心世界，为人

处世谦逊低调，始终胸怀对艺术的敬畏

之心和对专业的赤诚之心。正是因为生

活在这样一片多元文化荟萃之地，在他

的脸上你能看到多民族的烙印，这是多

元一体文化滋养下的最好见证，也是他

工作与生活的这片热土所造就的独特印

记。

高黄刚说：“我经常开车路过儿时看

电影的那个十月礼堂，每次经过那里，时

光仿佛会倒流，我似乎看到年少的我，正

伫立在电影院门口望着影讯布告栏。我

想停下车来，走近年少的我，拍拍他的肩

膀，告诉他，我创作的新电影就要上映

了……”

这就是高黄刚，一个连回忆都要用

电影镜头语言来呈现的人，一个为电影

而生的人。

■ 文/木 子 李牧时

一个为电影而生的人
——记电影艺术家高黄刚先生（下）


